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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许 旸）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

若为自由故，

两 者 皆 可

抛 ”—— 匈 牙

利诗人裴多菲

的 代 表 诗 作

《自由与爱情》

可 谓 家 喻 户

晓。今年恰逢

裴多菲 · 山道

尔诞辰 200周

年，为了让新

一代中国文学

爱好者了解他

的一生，4月11

日匈牙利诗歌

日当天，“全球

最大的裴多菲

之书”亮相上

海 图 书 馆 东

馆，该互动装

置预计展至 5

月中旬。

高3米、宽

1.5米 ，重 达

650公斤，这部

“巨型书”内容

为《雅诺什勇

士》，给读者带

来强烈的视觉

冲击，也为上

图东馆这一典

雅建筑增加了

欧 洲 文 学 氛

围。长篇叙事

诗《雅诺什勇

士》由裴多菲

于 1844年 创

作，是以匈牙

利民间神话为

题材的英雄史

诗，被誉为匈

牙利的《荷马

史诗》，歌颂了

人类真善美，

赋予民间传说

以新的色彩和

生命。

站 在“ 巨

著”前，五名来

自上海外国语

大学俄罗斯东

欧中亚学院匈牙利语系的学生，用中

匈双语朗诵了裴多菲多首诗歌。“匈

牙利语元音、辅音的比例接近1∶1，带

有一种特殊的音律美，虽是在念诗，

却有一种唱歌的感觉。”参与朗诵的

大四学生何雨辰说，“结合匈牙利的

历史阅读经典原文，让我更能理解裴

多菲当时的心境。”

把裴多菲作品首度介绍到中国的

作家是鲁迅，1907年他在国外留学，撰

写了《摩罗诗力说》，其中第九节就是

专论裴多菲。鲁迅把裴多菲同英国拜

伦和雪莱、俄国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波

兰密茨凯维奇等大诗人放在同等位

置。1925年他陆续翻译裴多菲多首

诗，此后，作家茅盾、孙用、白莽等也关

注到其诗歌的价值。

除了巨大诗集展示装置之外，上

海图书馆东馆一楼还展出了裴多菲

拼图，由匈牙利建筑学家厄尔诺 · 鲁

比克发明、1000多个鲁比克魔方组

成，吸引了许多市民读者驻足观赏留

影。图书馆四楼专门布置小型裴多

菲主题匈牙利文学展览，涵盖了匈牙

利作家的里程碑作品书籍，以及曾在

上海生活并作出贡献的邬达克的建

筑遗产模型等。匈牙利驻上海总领

事馆总领事博岚表示，展示《雅诺什

勇士》诗集有利于进一步搭建中匈两

国之间的文化桥梁，是两国多方面合

作的象征。

据悉，该展览还将于5月、6月中

旬赴宁波图书馆、嘉兴图书馆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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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下来容易，走下来难。”特技演

员老罗骑着心爱的赤兔马，冲破敌军层

层阻截，只需完成最后的高台一跃，人

和马都可以光荣退休。然而最后时刻，

老罗勒住了缰绳，停止了这个危险的特

技动作。影院内响起了一片叹息声，或

许有观众是为这个未完成的特技感到惋

惜，而更多观众是为了老罗放弃冒险而

由衷地舒了口气。

由成龙饰演的电影《龙马精神》上

映不到一周，票房已过亿。尽管站上了

票房冠军的位置，但影片也引发不少观

众发问：为何不再有成龙这样名满全球

的功夫明星？“拳拳到肉”打斗风格的

功夫电影是否即将消亡？对于功夫电影

继承和创新的问题，上海师范大学电影

学院教师龚艳这样认为：功夫片不会消

亡，而是与其他电影类型更加广泛地融

合发展；同时，即使功夫片将越来越少

地以纯粹的类型片形式出现，但有一些

功夫片演员依然可以凭借独特的表演风

格在大银幕上不断创新。

多重类型堆叠，功夫难
再成为唯一标签

老罗这个角色是替身演员，但和成

龙一样拍片时很“玩命”；加上片中出现

成龙以前主演的《神话》《新警察故事》

《红番区》等电影的众多闪回，让一些观

众质疑：“这是成龙的半部传记吧？”不

过，电影中“功夫+宠物+父女亲情”等多

种元素的融合，让观众对《龙马精神》这

部“成龙电影”有了全新的观感。

一把梯子、一块木板，利用手边现

成的物品把对方揍得晕头转向，成龙的

功夫电影总是让观众发出阵阵欢笑；即

使打架也手下留情，几秒钟前还在向自

己挥拳的敌人，快要摔下楼时却被成龙

及时拉住避免受伤，也让成龙的功夫片

老少咸宜；影片中，老罗从十层楼跳下

来的戏，是年近七十岁的成龙完成的：

“只要我还能打、还能做到，我一定亲

身上阵。”电影《龙马精神》中这些熟

悉的成龙“味道”，让观众很满意。

“捍卫爱的方式是拼命。”亲情也是

影片的一大亮点。为了夺回赤兔的合法

所有权，由刘浩存饰演的女儿小宝在帮

助父亲应诉的过程中，逐渐理解、接纳

了老罗那一代替身演员为了兄弟而疏于

照顾家庭的遗憾，同时也改变了父亲不

顾让赤兔受伤的风险去当“龙虎武师”

的执拗。

小众文化+融合形态的珍
贵存在

功夫电影中最具标识性的身体动作

和肢体语言，是可以超越不同文化和时

代的，因而成为上个世纪最具国际影响

力的中国电影类型。如今功夫片变少、

不再出现新的功夫片巨星，也让观众产

生了对这一电影类型会否消失的担忧。

不过，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教师罗萌认为单纯的功夫影片“不会完

全消亡”，“它将以相对小众的形式延续

下去”。

Action、jump、hospital——此前的

高分纪录片 《龙虎武师》 用“开拍”

“跳”“送医院”三个词描述了上个世纪

活跃在香港影坛的替身演员群体的拼搏

与奋斗。成龙受到全球影迷的喜爱与尊

敬，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本人亲自完

成了许多精彩而危险的特技镜头，电影

《龙马精神》中借老罗之口说出的“龙

虎武师，neversayno”正是成龙那一

代功夫片演员的精神写照。

尽管当下的电影市场中纯粹的功夫

片已经很少出现，但罗萌认为始终会有

一群小众爱好者继续追捧这个“拳拳到

肉”的电影类型。更重要的是，功夫片

元素更普遍地出现在其他电影类型中。

例如 《黑客帝国》《星球大战》《X战

警》《变形金刚》等电影，幕后都活跃

着来自香港的武术指导。甚至《龙马精

神》本身，也是多重类型叠加的影片。

龚艳认为，功夫片已经被探险、谍战、

枪战、科幻等不同类型的电影吸纳，广

泛地为其他电影所用。另一方面，尽管

功夫片已经很少再以纯粹的形式出现，

但功夫片演员依然可以有所创新，建立

自己的独特风格。

回顾功夫电影的来路，第一座“高

山”李小龙对自己的武打动作具有强烈

而且鲜明的设计理念和美学取向，并且

他非常熟悉好莱坞的叙事模式，因此仅

凭四部半电影就成为功夫传奇；而成龙

继李小龙之后成为功夫电影的第二座

“高山”，则是通过一系列精巧设计将打

斗、跳跃、攀爬等动作化为行云流水般

的惊险“舞蹈”。因此在龚艳等学者看

来，真正的创新是对身体再媒介化过程

的突破，这将是动作片以及动作片演员

面对的新课题。

专家：真正的创新是对身体再媒介化过程的突破

功夫片会消亡吗？《龙马精神》或许是答案

■本报记者 卫中

经典游戏《超级马力欧》改编成

《超级马力欧兄弟大电影》，上映一周

成全球范围的现象级影片：首周末票

房3.77亿美元，大大超过行业预期。

这不仅是今年全世界首周末票房最高

的电影，也刷新了动画电影首周末票

房的纪录——超越《冰雪奇缘2》，任

天堂年过四旬的“高龄”游戏人，赢了

迪士尼的大女主。

《超级马力欧兄弟大电影》带来的

冲击，不仅在于疯狂的票房，它直接刷

新了“游戏改编电影”的面貌，这是一

部摧枯拉朽挑战电影规则的“游戏大

电影”，它彻底地抛弃剧情和人物，从

头到尾是在大银幕上放大一段接一段

的游戏奇观。有观众开玩笑说，这是

一部彩蛋组成的大电影。其实说得更

彻底些，这是游戏声张主权、而电影沦

为了衍生品。

游戏的快乐，电影取代不了

《超级马力欧》是一个极端去戏

剧化、去剧情的关卡游戏，游戏里出

现的有名有姓的角色，诸如马力欧、

路易吉、酷霸王和桃花公主等，他们

没有任何人物前史和小传，马力欧和

路易吉一路过关斩将的下水道，是一

个没有历史也没有逻辑的情境，马力

欧兄弟沿途得到的金币和蘑菇，或者

他们遭遇的食人花和咬人龟，所有这

些元素全无理性逻辑支撑，它们只是

“应然”地存在了。玩家从游戏中得

到的乐趣在于投入式的参与，获得奖

励，过关升级。

1993年的真人版电影《超级马力

欧兄弟》试图在扁平的游戏设置外，构

建一个复杂的剧情宇宙，编剧在“末世

逃生”的科幻类型设定中，赋予马力欧

兄弟与其他角色具体的人格，把这个简

单的过关游戏复杂化，拍成惊悚的灾难

片。结果是一场灾难，这部《超级马力欧

兄弟》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它成了一部亏

到血本无归的烂片。

《超级马力欧兄弟》是“游戏改编电

影”的悲剧开端，随后一系列热门游戏栽

在这片电影的滑铁卢战场，包括但不限

于《古墓丽影》《魔兽世界》《生化危机》

《刺客信条》等，更有业界声音武断地说：

任何成功的游戏都不可能改编为成功的

真人电影。

游戏和真人电影之间，存在着两个

不可能妥协的问题。其一，电影提供给

观众“想象自己可以进入”的世界，但这

个世界是完成式的，是单向输出的，观众

的身体和行动不能代入其中，坐在影院

里不可能和银幕上虚构的一切产生互

动。而游戏对玩家的激励机制是不同

的，游戏在于习得技能与过关，强调参与

感的过关模式其实很难找到相对应的剧

情模型，毕竟玩家没有办法假装自己在

电影院里打游戏。其二，电影虽然是“无

中生有”，但视听创造的世界是实在的，

有坚实的物理质地。游戏的视听呈现则

是解构空间现实性的，比如《刺客信条》

的“跑酷”美学，只有在赛博虚拟的图形

世界里才有其意义。真人电影实景拍摄

的“史诗片”质感，把数据虚拟变成实在

的世界，这不仅尴尬，也摧毁了游戏原生

的生命力。

迭代还是不迭代，电影可
以合并游戏吗

动画电影的形式短暂地掩盖了游戏

和电影之间的裂痕。在《无敌破坏王》

《乐高大电影》 和 《愤怒的小鸟》 里，

动画的“低幼”视觉风格反而顺畅地嫁

接了游戏和电影。这几部电影的剧作和

视听思路都遵循常规剧情片的规则，无

论是1980年代街机里的游戏形象，还

是手机小游戏里的卡通形象，这些赛博

世界里的“硅基人”，本质还是成了人

类虚构故事的“角色”，他们同样为了

梦想而煎熬，面对抉择要付出代价。电

影人从游戏IP中拿来了“角色”，而观

众在电影院里短暂地告别游戏，看了一

场人间戏剧。如果说《无敌破坏王》尚且

可以看作是电影针对游戏的声势浩大的

怀旧，怀念上世纪末的游戏厅文化；那么

《愤怒的小鸟》就是电影反客为主，影片

造成一种错觉，仿佛手机小游戏是动画

片的副产品。

在这个阶段，电影利用特定题材和

形式的红利，似乎小小地扳回一城。

然而，到了《无敌破坏王2》和《头号

玩家》这些电影里，剧情中流露了电影人

明显的焦虑：再现虚拟世界里的风景，对

于电影这种媒介而言是不是面临着表述

和审美的迭代？《无敌破坏王2》的剧情

成为明白的隐喻，当小伙伴要进入新世

界，应该祝福着追随，还是懊悔中决裂？

这不仅是主角拉尔夫的纠结，更是创作

者的迷茫。老导演斯皮尔伯格在《头号

玩家》索性明确保守主义的态度，让正

义的孩子劝慰全体玩家，现实是唯一的

真实，所以大家要每周断网两天——现

实比游戏重要，电影也是。

疫情期间制作上映的《失控玩家》

是电影创作再一次地退缩到保守主义

的怀抱。编剧和导演以退为进，故事里

一群“真实世界的玩家”旁观着失控的

互联网游戏，叙事平行展开了玩家所在

的现实世界、玩家看到的游戏世界，以

及游戏角色自以为身处的“真实世界”，

交错的视觉风格工整地对应“虚构”和

“虚拟”两个世界。创作者明确地用电

影的方式呈现一则关于游戏的童话，这

个创作思路默认电影的表达不存在美

学迭代的焦虑，“游戏”只是电影叙事中

的一个元素。

回到“吸引力电
影”是游戏的反击

《超级马力欧大电影》的

出现，是对《失控玩家》《头号

玩家》等此类电影釜底抽薪

的回击。

《超级马力欧》 的创造

者宫本茂深度参与了这一部

“大电影”，他明确地对影片

制作方、照明娱乐动画电影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梅勒丹德

利提出要求：“马力欧”的

电影化，情节不重要，人设

不重要，“马力欧是谁”不

重要，电影要处理的核心议

题是怎样在“大于生活”的

银幕上，唤起玩家玩游戏的

体验，要让观众在放大的画

面上看到他们曾经在游戏里

看到的一切。

关于这一点，梅勒丹德

利感同身受，他回忆自己对

《超级马力欧》最深刻的印

象，是多年以前看着自己的

孩子抱着手柄面对电视机，

物我两忘地沉浸在金币和蘑

菇的世界里。所以，“在这部

电影里，逻辑是多余的，马力

欧为什么要冒险？酷霸王为

什么要作恶？马力欧为什么要和金刚决

斗？这些问题都不重要。唯一重要地是

建立观众的信念感，相信吃完蘑菇会变

大变小的身体魔法，相信奇迹”。

影片严格执行了游戏创始人的想

法，剧情片的元素都被舍弃了，导演的全

部精力投入于制造跌宕起伏的视听节

奏，动画师把游戏的名场面放大成感官

效果更为强烈的奇观，剪辑在排列组合

这些奇观场面时，制造永动机般不断驱

动的节奏。于是，抽离了情节的动画和

声音的节奏，取代了戏剧的动作，这回归

了最早期的“吸引力电影”，也可以说，背

带裤水管工、蘑菇、乌龟和金币，制造了

这个时代的“吸引力电影”，洋溢着马戏

团的杂耍狂欢气息。

这是第一次，电影和游戏能心平气

和地同时在场，两者之间的沟壑和摩擦

被抚平了，而退回童年时代的“吸引力

电影”，也明显地成为了游戏的附属品。

《超级马力欧兄弟大电影》首周末拿下3.  亿美元，超越迪士尼动画片票房纪录

这一回，电影成为了游戏衍生品？

伴随“唧唧复唧唧”的童声朗读，

巨幅皮影幕布上渲染开一部中国水墨画

风的多媒体皮影画卷……4月11日晚，

由上海木偶剧团制作演出、曾斩获“金

火花”“金小丑”“金狮奖”等众多国内

外大奖的海派皮影戏《花木兰》亮相首

届全国小剧场戏剧“紫金杯”优秀剧目

展演，作品与来自全国的23部优秀剧

目会聚金陵，展示我国小剧场戏剧40

年来的发展成果。

为了参加首届全国小剧场戏剧展

演，《花木兰》从皮影片到置景、再到

灯光都焕然一新。“这是剧团演员们首

度完整制作一部作品的皮影道具。”据

上海木偶剧团演员一队队长成琪透露，

从三月初开始，剧组在团里“泡”了一

个月，将几百片皮影片组装成 《花木

兰》中的近80个人物。演员亲手做道

具，自然对手中的皮影片多了一份熟悉

和感情：剧中有开打戏份，片子不能太

薄，否则演出时容易碎裂；花木兰的头

部牵引得固定在脖子上，操控起来更为

顺手，也能更好地贴合皮影布；为了实

现第五场中花木兰的上半身单独翻转，

演员们在交叉片上剪出一条缝，再用尼

龙绳固定，让人物更加灵动……

上海木偶剧团的海派皮影戏《花木

兰》创作于2015年，由胡雪桦担任导

演、汪浩担任编剧。故事取材于家喻户

晓的“木兰从军”的故事，在其基础上

加入了“白虎”的角色，它是花木兰的

守护神，也象征着家乡人民对花木兰的

保护，作为剧中的第二主角，它让整部

剧变得新奇神秘，增加了不少看点。

皮影戏并非是上海木偶剧团的传统

拿手技艺，“当时很难想象作品会呈现

出怎样的面貌”，回想起八年前的创排

过程，成琪依旧相当感慨，“在导演和

演员无数遍的磨合和调整下，《花木

兰》终于站在了舞台上”。中国的皮影

戏有2000多年历史，海派皮影戏《花

木兰》不仅传承运用了古老的技艺，并

融入了新技术、新形式，使传统技艺与

经典故事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

焕发出新的生命。

作为海派皮影戏系列的首部作品，

《花木兰》率先打破皮影戏与现代技术融

合的壁垒，实现了皮影与多媒体的无缝衔

接，打造出宽银幕皮影的IMAX呈现，加

上独具匠心的阴阳面刻画雕工皮影配合中

国水墨画般的黑白风格，堪称是一部全新

概念的皮影作品。其中的角色形象与当代

动漫夸张的理念相结合，协同放大版的皮

影、灵活的武打动作使剧情更加紧张、节

奏更加紧凑、画面更加震撼。

据上海木偶剧团团长何筱琼介绍，

《花木兰》 首演至今共演出了500多场，

足迹遍布国内外50多个城市，也曾参加

俄罗斯、塞尔维亚、加拿大等国际赛事及

文化交流，如今是剧团常演剧目之一。以

《花木兰》为海派皮影戏起点，原班人马

于2021年推出大型多媒体皮影戏《九色

鹿》，该剧再度颠覆皮影的传统演出形

式，将二维空间延伸至三维空间，突破皮

影单一白色灯光的同时，叠加运用了多媒

体镜头，并加入电影处理手法，展现了具

有上海海派特质的高品格戏剧特色。

《花木兰》获首届全国小剧场戏剧“紫金杯”优秀剧目奖

海派皮影佳作：源自演员亲手制作用心呵护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本报记者 柳青

海派皮影戏《花木兰》日前亮相首届全国小剧场戏剧“紫金杯”优秀剧目展演。

（上海木偶剧团供图）

由成龙饰演的电影《龙马精神》上映不到一周，票房已过亿。电影中“功

夫+宠物+父女亲情”等多种元素的融合，让观众对《龙马精神》这部“成龙电影”

有了全新的观感。


